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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在藏族文化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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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族的传统文化之所以能被国内外众多的学者所青睐，最重要的是它通过翻译的手段，沟通

了各种不同语言和民族间的相互了解和交流。随着藏族传统文化不断发展的需要，藏族的翻译体

系也就逐步形成，而且日趋成熟并确立了本民族风格的翻译理论体系，在民族译坛中独树一帜。 

  藏族文化是一种以苯教文化为基础，佛教哲学为指导并吸收了部分汉族及其它民族的文化而

逐渐发展起来的自成体系的民族传统文化。在藏族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中，翻译所起的作用是

不可忽视的。藏族有着长远的翻译史，它和藏族文化一样历史悠久，并且有系统的翻译理论体

系。下面笔者就翻译史的角度谈谈翻译在藏族文化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及其地位。 

  公元七世纪藏王松赞干布为了宏扬佛法、教化民众、创建文明，派大臣吞米桑布扎前往天竺

求学，返藏后创制了文字并编写了文法书。从藏文创制使用起，西藏的翻译事业便发展起来。据

史书《贤者喜宴》记载；当时邀请了印度的古萨诺和婆罗门香嘎、克什米尔人达奴、尼泊尔人希

拉曼珠、汉地和尚玛哈德哇才，吞米桑布扎及其弟子达玛果使及拉隆多吉白等共同翻译了《宝集

咒》、《月灯》、《宝云经》、《宝箧经》、《百拜忏悔经》等经书。后来松赞干布与尼泊尔公

主和唐朝公主联姻，修建了大昭寺、小昭寺，并派遣藏族青年到长安去学习文化知识，除引进了

唐朝的医学、工艺等外，当时更主要的还是翻译了有关天文星算方面的经典如；《博唐八十数

理》、《五行珍宝危罗》、《密意根本之精》、《珍宝之堆》、《主干综述》等等。这对吐蕃经

济文化的发展、社会进步，特别是对藏族的医学和天文历算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些成

就是与翻译有直接关系的。 

  到了赤松德赞时期，大兴经典翻译，译经活动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赤松德赞继承了松

赞干布的业绩，派人到天竺、大唐求取佛法，带回了不少经书，并修建了集印藏汉三种建筑特点

的西藏第一座寺庙——桑耶寺。桑耶寺建成后，由寂护和莲花生主持开光，由寂护担任堪布，并

有七名吐蕃贵族青年随同出家，创建译经院，学习汉文与梵文，从事经典的翻译。据《贤者喜

宴》记载：“以超岩寺说一切有部比丘十二人为轨范师，于羊年（公元779年）二月初八日在扎

玛宫以菩提萨埵（即寂护）为堪布举行仪式，其时师承各尊均见桑耶寺壁画之上”。这第一批七

人被称为“七觉士”。这七人的出现象撒了一把种子，迅速生长、繁衍。佛教徒们也相继纷纷到

汉地和印度、于阗等地去学习语言文字和佛教教义，这一批青年以及其它学有成就的僧人返回吐

蕃后便开始了翻译佛经的事业。派往印度留学的人中有第一批出家的藏僧遍照护，被认为是一个



 

聪明、敏慧、具有语言天才的译师。据史料记载“从汉地邀请了译师禅嘎来贡，拉隆鲁贡和郭高

模等三人，从印度邀请了益西旺布，从克什米尔请来了阿难陀。为了组织更为庞大的翻译队伍，

在桑耶寺设立了规模宏大的译经院，正式的专业翻译机构也从此诞生。当时就桑耶寺译经院从事

译经和学习译经的有上千名大小泽师，这样强大的翻译队伍不要说西藏历史上，就是当时世界上

也是少有的。当时还涌现了许多著名的译师，其中有巴阁·贝如杂那、丹玛泽艺、阿难陀、聂·

般苦古玛若、昆·鲁益西旺布、玛仁钦、噶哇·白泽、觉若·鲁益西坚赞、祥益西德等九名，他

们不仅翻译了许多佛教经典，还翻译了许多文学、医学、天文历算等方面的书。当时翻译出来的

东西分别存在三所宫殿中，并编成了三大目录，这就是现今最为有名的《钦普目录》、《旁塘目

录》和《丹噶目录》。从现存的《丹噶目录》中可以看到已译经典数目共二十七门，约六、七百

种之多。其中大乘、小乘显密具全，从汉文翻译过来的有二十一种。当时为了进一步适应翻译事

业发展的要求，为使藏文进一步统一和规范，又组织人力进行了文字改革运动，使之逐步形成了

比较完整的翻译理论体系。大藏经《丹珠尔》部中的《语音》中便有如下记载： 

  “译真经须不违逆佛，且谐和蕃域文理，尚能照梵语第序通译而与义韵无碍则勿行更第；须

更动以求达意，偈颂则以只在首阙之内变通文论则唯求达意，通顺而无须顾及梵语次第。 

  凡梵文一词多义，则据情处之，如含语词、所向、坤舆、辉耀等多义……吐蕃语无此等词。 

 

  地域、物候、花卉、草木之称谓凡造成歧义者，当在译名后加“地方”、“化物”等样，即

××地方，××物等，以免误解。 

  有关数目，尚照梵文直译便有“比丘十三百缺半百”之类，不合蕃域常情，当译为一千二百

五十……。 

  本无实义或含意甚微之词语，凡能不赘词，概不赘。” 

  由此便可看出当时吐蕃的翻译已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并已总结出了准确、科学的理论体系。

不仅提出了翻译的原则，而且具体的细则技巧的处理方法都已谈到。还作了详细的规定。这些规

定与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的内容是基本一致的，但从时间上则比严复的理论约早一千多

年。这对我国后来的藏汉翻译理论的发展是一大贡献。 

  藏族的翻译事业不仅始于佛经的翻译，文学翻译也开始较早，早在吐蕃王朝时代，就翻译了

印度著名史诗《罗摩衍那》，在敦煌千佛洞里发现了两种不同的藏文译本，十三世纪时著名翻译

大师泽曲译摩和郎卡桑布，翻译了印度诗人、剧作家迦梨陀裟的抒情长诗《云史》，成为第一个

外国语译本。然而经过了八百年，文艺复兴之后欧洲人才逐渐知晓这位伟大诗人的名字及作品。

又如古代印度著名诗人、戏剧家马鸣的长篇叙事诗《释迦牟尼赞》也早已译成了藏文，并收进了

藏文《大藏经》。其它如《龙喜记》、《菩提树》、《尸语的故事》等印度著名古典名著也早已

翻译成了藏文，在民间广为流传。此外藏族的学者们还翻译了大量的印度格言诗，仅收入《丹珠

尔》修身部的就有七部：《百论部》、《智慧树》、《益世格言》、《颂藏》、《庶那伽修身

论》、《修身论》和《百句颂》，这些格言诗的翻译吸收，对藏族格言诗的产生和发展起了重要

的作用①。 

  在翻译汉地古籍史书方面，现今在敦煌文献中发现有《尚书》、《左传》、《战国策》的部

份藏文译本和有关孔子的故事。另外还有一些零散的译自汉文的古代文学作品。可见早在吐蕃时

期就已把汉族的古典文学译成藏文传入了吐蕃。到了明清以后，这种影响日渐增多，靠近汉区的

有些民间艺人的说唱内容中包括有《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等书的内容，以及还

有三十四回的《西游记》节译本《唐僧喇嘛的故事》②。通过吸收和翻译其它民族的先进文化。



 

对藏族古代政治、经济、历史、哲学、语言、逻辑、医学、天文历算、诗学、音乐、工艺、宗教

等各种文化艺术的高度发展起到了空前的推动作用。因此，对藏族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来说，不管

是翻译佛教经典或者是翻译其它文化知识，翻译在中间起到的桥梁作用确实是其它任何一种工具

无法比拟的。 

  一个民族文化的形成、发展，是各自遵循着一条千百年来的内在规律发展起来的。藏族文化

的形成就总体来讲经历了苯教文化阶段，佛教传入时期，到藏族文化形成这样三个阶段。在这三

个阶段中翻译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历史上兴起的藏文文字规范化运动或者叫文字改革运动

也恰恰是从翻译佛经的需要提出来的，因为在翻译经典及其它书籍时，经常出现翻译名词不一致

的现象，这就必然引起一些混乱。出现译名不统一不一致也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佛教传入吐

蕃本来就不是来自单一地区，有汉地来的、有印度来的、克什米尔来的、尼泊尔的、西域于阗、

甚至还有从中亚带来的；加之各地请来的大译师们也因各自的传统和所处的背景不同，翻译出来

的东西带有各自的特色，而且当时藏文的词汇和语法有时也难于表达佛教中的一些复杂概念。正

因为如此很有必要对藏文进行一番统一的改革，以适应翻译规范化的需要。当时的文字改革主要

有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文字形式上的改革。适应语音变化的情况，删去一些不起作用的词素，并对拼写规则

进行了统一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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